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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领域和知识领域相继交流与整合的现

象日益频繁，表现为前所未有的融合局面。一些独有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正在消失。在我国

这样的情况已屡见不鲜，特别是以人为中心的，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失去他们的继承者。

因此，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如何保护和促进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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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s on a global scale is becom-
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presenting an unprecedentedly integrated situation. In such a context, 
some unique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certain countries are vanishing. This situation has become com-
mon in China, especially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hat are centered around people and 
passed down orally, which are losing their inheritors.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ow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is kind of intan-
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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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种类繁多且形式复杂，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数不

胜数，如：打铁花、贝雕、呼麦、长调、蒙古族剪纸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公认为是拥有：独特

性、动态性、遗传性、可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等这些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构成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不同具体项目的共同表达形式，也是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其传承模式，代代相传

的结果。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有助于更深入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追根溯源。蒙古族剪纸是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智

慧结晶，同时也是表现本民族文化的瑰宝[1]。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进行传播已成为当今国际的重要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在《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中强调“活态传承”的传播本质，指出其依赖“人作为载体的跨代际符号互动”。在国

内，多名学者针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一些学者提出非遗文化的传播需

要构建“文化基因–媒介载体–受众认知”的三维模型，以此来达到非遗文化传承的目的；同时，郭庆

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强调了符号系统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通过

象征符号实现的集体记忆编码”。在大概念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针对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

专项研究，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艺术形态的分析，但从传播学视角切入的研究较少。一些学者虽然意识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需要关注到“受众参与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结合具体的传播学理论构建出相

应的结构框架。本研究将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信息化时代的传播困境

与创新路径。民族文化的瑰宝[1]。 

2. 蒙古族剪纸的起源、风格特征、寓意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2.1. 蒙古族剪纸的起源及内涵 

蒙古族剪纸，根据考古学研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而到元代时，当时的纸材早已不是皇

亲贵胄所独有的，民众开始使用纸材进行创作，而蒙古族剪纸最初的用途是萨满法师沟通“长生天”以

求风调雨顺，同时蒙古族剪纸所独有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与服装设计中有所体现。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与

演变，逐渐形成了属于自身独特魅力的蒙古族剪纸技艺，有着浓厚的草原文化特征[2]。 
蒙古族剪纸的象征符体系植根于萨满教的宇宙观与游牧文化生态中，其自然崇拜符号如几何化表达

的云纹(象征“长生天”永恒)与卷草纹(象征生命绵延)，这些符号体现的是游牧民族对自然节律的一种敬

畏之情，其传播的本质是“将宇宙秩序转化为视觉符号的认知图式”；动物符号的动态化处理(如弯曲线

条表现马的奔腾)则更符合传播学中的“视觉简写原则”以便在口传语境中快速地进行识别和记忆；社会

结构符号如服饰剪纸中搏克服的二方连续对称纹样，它是通过“身体传播”强化氏族的认同，体现的是

布尔迪厄“惯习”理论中文化符号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作用，神祇形象的多肢体造型(如多头佛)则源自于

蒙古族的原始信仰，反映传播学中的“文化杂交”的现象。这些文化记忆则可以通过仪式传播、技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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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和媒介重构三种路径来实现传承与延续。 

2.2. 蒙古族剪纸的风格特征 

当前，蒙古族剪纸在融入现代观点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不仅保留了大量剪纸自身的特点，还衍生

出很多本身所蕴含的独特风格，蒙古族剪纸是以粗犷、豪放与内敛细腻相结合，在造型的手法方面不加

修饰的、追求原生态的、做减法的创作手法，以简洁的图形语言诠释剪纸艺术的深层含义[2]，致力于展

现草原民族的豪放与不拘一格的性格特质。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的审美也相互影响，如汉族剪

纸的精密性和繁杂性也逐步与蒙古族剪纸相融合[3]。 
在颜色方面，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为例，蒙古族最喜欢并最经常使用的是白、青、红三种颜色，

而在赤峰地区，蒙古族剪纸中出现的颜色最多为红、蓝、绿三色。与此同时，赤峰地区与东北三省接

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东北三省的文化冲击，尽管如此，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纹路，粗细不一，看似

零散却不失整体的线条，将形散而神不散诠释得淋漓尽致，完美演绎了自身独特的韵律与风格特点[1] 
[4]。 

2.3. 蒙古族剪纸的寓意 

蒙古族剪纸，最早开始应用是在日常生产生活所需，例如马匹配备的马鞍以及鞍垫一类，在不断地

传承和兴盛中，蒙古族剪纸逐渐被运用在服饰领域，如搏克服；蒙古袍的衣领、袖口、帽子；日常生活中

的枕头、门帘、毛毡等，在这些元素中体现出浓郁的独属于蒙古族的民族风情。在传承的过程中，通过

对刺绣工艺的学习诞生出创作灵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蒙古族剪纸与刺绣工艺相融合，达到相互借

鉴，相互学习的目的[4]。 
在传播学的视角下，蒙古族剪纸是具备了象征符的性质：1、蒙古族剪纸是人工符号，它是人类社会

的创造物；2、蒙古族剪纸不仅能够表示具体的事物，还可以形象地表达出观点、思维等抽象的事物；3、
蒙古族剪纸不是遗传的，而是通过传统、通过学习来继承的；4、蒙古族剪纸是可以自由创造的[5]。 

在此基础上，蒙古族剪纸还具备了符号的基本功能：1、符号的基本功能包括表述和说明，蒙古族剪

纸中通过纸这一媒介，抒发本民族人民对所赖以生存的草原所表达的深厚情感。2、“传达”这一功能也

在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中，蒙古族剪纸作为一种物质形式，其很多内在精神方面的内容意义通过传达功能，

得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中传播和保存的契机。3、符号的基本功能中还包括：引发思维活动，所谓引发思维

活动，也就是给人思考的功能，在蒙古族剪纸的元素中，多出现自然环境，其中包含各类动植物与器物，

如对动物进行抽象变形后，其尾部或多或少会带有一定曲线，用来表示动物的动态；表述毛发时通过锯

齿状纹路来刻画鸟类翅膀边缘部分，通过对锯齿状纹路的有机组合，可以表现事物生长态势、树叶锯齿

特质还可表现人物眉眼形态[5] [6]。 
在研究象征意义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生动的寓意。例如，凤凰作为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神鸟，

它象征着女性；鹿以其鸣叫迎接春天的到来，其象征着万物的生长与通天的灵使；鱼作为女阴的象征，

其腹部多子，有着十分美好的寓意，代表着子孙繁衍和氏族的兴旺；鹰作为天地之间的信使，能自由穿

梭于天地之间；马象征着雄性和天；蝙蝠则因“福”字的谐音，寓意着幸福；鸳鸯则象征着志同道合的

恩爱夫妻；喜鹊的叫声预示着喜事的降临。除以上动物外，大部分植物也有着其美好的象征含义，例

如：佛手是美满与幸福的象征；桃子则代表着长寿；石榴因其果实繁多紧凑，则象征着多子多福；梅花

的五枚花瓣分别代表着“福、禄、寿、喜、财”这五种吉祥寓意；卷草图案因其婀娜多姿、绵延不绝的

形态，象征着源源不断、万古长存；云纹的形状类似鼻子，连绵相接，寓意着连绵不断、生生不息；葫

芦与南瓜的茎走势蜿蜒、硕果累累，象征着儿孙满堂、生命繁衍，包含这些寓意的同时亦是男儿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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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展现了头部较大而脚部较小的特征，头部装饰品的豪华与贵重，反映了蒙古

人对头部象征天的信仰；神祇形象通常呈现为多头、多眼、多手、多脚的形态，这象征着智慧与力量；

“瓶”字通“平”字，既是发音相同的谐音，又象征着平安，瓶中插上代表四季的花则意味着“四季平

安”[4]。 

2.4. 蒙古族剪纸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蒙古族剪纸在造型方面主要是以线性突出类剪纸、对称折叠剪纸和复数造型剪纸。蒙古族是游牧民

族，是生活在马背上并身处于大草原上的民族，登上山头远眺，远处的山形、河流、天边的云朵等，这些

自然环境在剪纸上呈现的方式都是以弯曲流畅的线条为主，其中最著名的纹饰代表是云纹，卷草纹等。

对称折叠剪纸是以中心线或点的对称区域，如左右、上下两面，周围四面等呈现出色彩、构造、数目完

全相同的纹样图案。这样的纹样图案我们称为二方、四方连续纹样。复数造型剪纸是对称折叠剪纸的进

阶版，它是在对称折叠剪纸的基础上再进行多次折叠[2] [4]。 

3. 对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特别是对于我国的中青年梯队，但这个梯队，对我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却知之甚少。如何使此梯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传播与发展的重要群体，我们要对

这一梯队进行受众分析，剖析其特点。 

3.1. 追求“简、评、速”的信息传播模式 

在这个信息爆炸和互联网高速发达的时代，信息量剧增，传播速度极快。在犹如茫茫大海的信息潮

中，受众疲于繁复难懂的长篇论述，急需篇幅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同时还具备紧跟时代潮流和趋势的

新颖内容。人们迫切地在网络和公众平台上抒发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受众进行信息的交换，这早已不属

于代表拉斯韦尔和香农–韦弗模式的单向直线模式，而是由人内传播、人际传播一步步过渡到大众传播

的自媒体时代[1] [5]。 

3.2. 寻求感官刺激 

“媒介即人的延伸”，作为技术的产物，媒介实质上是人类感官能力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它使得我

们能够超越自然生理的限制，感知和体验更加广阔和深入的信息世界。传播的信息种类越宽泛，感官就

越丰富。但是这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往往隐藏了它的弊端，例如：“电视人”“网瘾少女”“容器

人”等[1]。 

3.3. 注重存在与互动 

在年轻群体中，他们对于自身的个性化有着很强的存在感，希望能被大众所理解、关注与承认；与

此同时，他们还具备较强的表达意识，希望与大众建立起沟通与联系，例如：通过上传照片、视频和动

态更新来吸引眼球。这种交流不仅满足了他们对于交际的需求，也成了他们自我表现和身份塑造的一种

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更迭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这部分受众的心理特点也会与媒介的

更迭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1]。 

4. 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探究 

近年来，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

中也不乏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努力，总体来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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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孤芳自赏” 

蒙古族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属于自身辉煌时期，也有着自己特定流行的时间与空间。任何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遗产”都不会是与生俱来的，且需要特别关照与重点保护。于是，这个问题自然

而然就被放大了：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很少受到普罗大众的关注。如果很少有人去关注它，

也就很少有人去欣赏、研究、学习它，从而加重了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这也就完全违背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最初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艺术，而艺术生来就是需要被人欣赏的。如果没有人欣赏它，其

生存的时空都会大大衰减。而这种恶性循环持续加剧，我们又怎么提及传承呢？所以这种“孤芳自赏”

的情况几乎成为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传承过程中的问题[7]。 

4.2. “后继无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蒙古族剪纸逐渐被错误地认为是一种“过时”的艺术文化，这也就

导致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大量减少。随着受众的流失，作为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人，他们无法通过这样的一门手艺达到养家的目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达成养家这一目标，他们

只能从事其他行业，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艺术创作和表演，甚至很难再去使用它，对于传承人的培养更

是有心无力。以安徽省木榨油为例，多数的老师傅们都是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怀揣着对技艺的信念与热

爱，非常愿意开展相关技艺的教学，以此培养传承人。但这项技艺对时间把控与操作手法的要求极其严

格，并且生产效率低，收入微薄，使这项技艺少有人问津。 
再以蒙古族剪纸为例，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接触这项技艺的人，其心性也逐渐变得轻浮，

大多数人都想着一蹴而就，只看重相应的利益价值，却忽略了蒙古族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

分量与背后的汗水。恰巧这一非遗技艺自身就很难吸引年轻人，在这两种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传承人很

难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去，这也就阻碍了传承的脚步。 

5. 关于保护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建议 

5.1.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护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护，这是对蒙古族剪纸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根基性工作。如果我们对蒙古族剪纸的历史渊源及内容缺乏充分、深入的了解，我

们就难以全面认知这一文化，更会制约其在教育教学中的传承，不符合时代创新，也无法进行有效传播。

可以将相关资料建立数据库，这样可以有效分析大量数据，从中对信息进行甄别和总结，以此达到获悉

规律和流动性偏好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储存相关信息[7]。 

5.2.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现有继承者的鼓励，培养新生力量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现有继承者的激励，培养新生代力量，是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途径。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等方式，为剪纸艺术家提供更好的创作环境和物质条件支持，这样可以使其创

作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剪纸作品。还可以继续推进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活

动，完善传承人培养的构建，让学生从小接触并了解这一传统艺术样式，激发他们对剪纸艺术的兴趣与

热情。通过这些措施，不但可以培养出更多年轻的剪纸艺术接班人，还能让蒙古族剪纸艺术在新时代迸

发出崭新的活力，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可。 

5.3. 对蒙古族剪纸的保护进行创新性的尝试 

我们可以从官方机构和地方文化单位合作入手，开展联合公益展演活动，促使杰出的蒙古族剪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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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传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到千家万户。采用主题活动的方式，例如，过年剪窗花、用蒙古族剪纸纪念

基层大小事物等等，来增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众对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认知与理解，从而对蒙古族剪纸艺术的传播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蒙古族剪纸艺术在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传承与传播方式亦需与时俱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可以尝

试运用这门艺术独特的视觉美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现代媒介技术，如高清摄影、视频展示、互动

体验等方法，更生动、直观地呈现给公众，增加互动性。通过这些技术手段，蒙古族剪纸不仅能够吸引

年轻一代的注意力，也能让他们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深入了解剪纸背后的文化故事和艺术价值。此

外，也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知和兴趣。 

6. 结语 

蒙古族剪纸艺术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为了确保这一艺

术形式的持续繁荣，我们要充分利用传播学的逻辑与技巧为蒙古族剪纸，亦或是类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传承和扩大其传播；从深入剖析受众入手，利用大数据算法和各大平台的机制，

达到传承、保护和传播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邢那, 陈立强.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学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5(4): 113-114.  

[2] 郭婷. 北方少数民族剪纸艺术对比分析——以满族和蒙古族为例[J]. 艺术大观, 2023(26): 133-135.  

[3] 李婧杰, 萨仁. 浅析蒙古族剪纸艺术的造型语言[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12): 220-221.  

[4] 萨仁, 李婧杰. 浅析蒙古族民间剪纸艺术的特点[J]. 美术教育研究, 2014(20): 39-40.  

[5]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11.  

[6] 赵询. 和林格尔剪纸造型语言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3.  

[7] 张璐, 唐嘉闻, 薛璐瑶. 呼和浩特五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播现状调查[J]. 科技传播, 2019, 11(5): 
171-173, 19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21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学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Communication Studi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蒙古族剪纸的起源、风格特征、寓意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2.1. 蒙古族剪纸的起源及内涵
	2.2. 蒙古族剪纸的风格特征
	2.3. 蒙古族剪纸的寓意
	2.4. 蒙古族剪纸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3. 对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分析
	3.1. 追求“简、评、速”的信息传播模式
	3.2. 寻求感官刺激
	3.3. 注重存在与互动

	4. 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探究
	4.1. “孤芳自赏”
	4.2. “后继无人”

	5. 关于保护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建议
	5.1.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护
	5.2.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现有继承者的鼓励，培养新生力量
	5.3. 对蒙古族剪纸的保护进行创新性的尝试

	6. 结语
	参考文献

